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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林毅臣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个清贫农家，

外公外婆育有二儿三女，母亲是小

女。母亲出生时恰逢土改，土地是农

民的命根子，分到了土地如同分到宝

贝。分地得女双喜临门，外公就给母

亲取名宝芬，意为宝贝分到家。

母亲和父亲的结合是一种机缘巧

合。永康当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

母亲所在的下宅囗村边上造一条太平

水库的引水渠。父亲作为义务工参与

引水渠建造时，就住在外公家。父亲

和大舅就认了干兄弟。父母亲恰好到

谈婚论嫁的年纪，于是就成婚并有了

我们三兄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父亲去江西景德镇的知青农场做技术

员，母亲独自拉扯我们兄妹三人，生活

十分艰辛。

我爷爷育有四子二女，父亲是长

子。在我两岁多时，奶奶去世，母亲承

担起“长嫂如母”的责任，把家安排得

井井有条。二婶、三婶、小姑、小叔每

每讲起那段时光，齐声称赞母亲。

1982年，永康实行农村联产承包

责任制，我家分得近四亩水田一亩多

旱地，父亲也从江西回来在农业局谋

得一份农技员（临时工）的工作。家中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有余粮出售。

母亲是初中毕业生，字写得工整，又打

得一手好算盘，因此兼职在村里做些

统计、会计的活，生活开始有奔头。

1984年，生产队变卖集体资产，

有农资材料和公房。由于育有二子，

只有两间老房子不够用，父母亲在亲

戚们的支持下，借钱买下一幢公房。

这一年，父母亲承包了一座水库养

鱼。父亲白天上班，早晚下地干农

活。母亲学机器绣花，每逢集市就卖

掉成品换回原料。母亲经常对我们

说：“一年喂四头猪，解决你们兄妹三

人的学费、衣服和家中的日常开支。”

父亲微薄的工资、母亲绣花所得和卖

粮卖鱼的钱用来还债。经过三年辛

苦，家中的债务得以还清，此时哥哥上

高中，我上初中，妹妹上小学，父母开

始把精力放在培养我们三兄妹上面。

1989年，哥参加高考。那些年陪

考的父母很少，母亲说高考是人生转

折点，再忙也要陪孩子走过去。我和

妹妹走出考场时也看到在校门口翘首

企盼的母亲。哥成绩非常好，以金华

市理科状元身份考进中国科技大学。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高考后填

报志愿时，父母亲希望我填报“医学

院”或“师范大学”。我沉思良久说：

“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当医生怕害人性

命，当老师怕误人子弟，我还是去做工

程师，我要去读工业自动化。”在选择

学校时，我说：“我想去上海见世面。”

父母亲没有干涉我的选择，说当年对

哥哥也是一样的态度，男人都应自己

做抉择，但父母送你一句话“男人做事

不要怕，事后不要悔，真不成，换条路

试试”。这句话，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铭

记于心。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母亲

比我还高兴。很快，母亲就给我操办

酒席，联系了乡里电影放映员。

大学时，母亲每半个月给我写一

封信，教我做人做事。1996年，哥去

美国留学，我也大学毕业，妹妹读大

学，家中的负担减轻不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母亲担任

村里的妇女主任。计划生育工作在她

的运作下，没怎么得罪人，还落下个好

名声。时至今日，我偶尔回村里买菜，

有认识的卖菜奶奶介绍说“他是宝芬

的儿子”。一些卖菜的阿姨、奶奶们就

会塞给我一把自家产的蔬菜，我只好

塞给她们更多的钱，只因心中牢记母

亲的一句话“不占人便宜，才能行得

正”。

2013年，哥给父母亲办出了美国

绿卡，不用像以前那样半年必须回来

一次，可以定居美国了。

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9月，身

体一直硬朗的我突然病倒。母亲第一

时间买好机票回国照顾。2019年和

2023年，我又多次处在鬼门关前。接

到信息后，由于中美航班减少，买不到

直航航班，她一位73岁不懂英语的老

太太，凭一部智能手机，历经33个小

时的长途跋涉到达上海，只为赶回国

内照顾病重住院的小儿子。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年逾

七旬的母亲，无法抗拒衰老的脚步。

母亲的一只耳朵失聪，另一只也时常

耳鸣。身体的一些部位也已衰退，她

每天都要吃药。在这本该是我照顾她

的时候，却是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以至我每每半夜梦醒泪湿枕巾。

确实，每一位母亲都值得儿女骄

傲。

岳母胜似亲母
□黄田

我的岳母，身材微胖，皮肤白净，

比岳父小8岁。我跟妻子结婚那年，

她刚满40岁，跟妻子并排走在一起，

就像两姊妹。岳母的视力相当好，我

走在四五百米外的地方，她都能看清

楚。

岳母是全家的“总理”和“财政部

长”，岳父是个暖男和模范丈夫，夫妻俩

几十年如一日，相依为命，相敬相爱。

想当初，我和未婚妻谈恋爱，第一

次相亲，不是和未婚妻见面，而是接受

准岳母的“面试”。未婚妻对我说：“找

男朋友要经我妈同意，否则枉费心机。”

那天，我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蓝色

“的确良”衣服，理了一个平头，精神抖

擞。岳母见我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衣

着朴素，文质彬彬，简单考问了几句，就

欣然同意了，不像现在相亲，一见面就

问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什么的。

俗话说：“岳母爱郎，糍粑粘糖。”每

次去未婚妻家，岳母总是喜笑颜开，把

我领进客厅，给我倒茶水；吃饭时，不停

地给我夹肉。然后，她拿来许多瓜子、

花生、水果，让我品尝，像过年一样招待

我。炎炎夏日，她给我找来扇子，让我

扇风；严寒冬天，她给我烧一盆炭火，让

我烤火，生怕感冒。

岳父岳母一生很勤劳，一把屎一把

尿，拉扯大了二儿四女。为改善生活，

她每年喂养了很多鸡鸭。记得有一次，

岳母给我单独开“小灶”，悄悄炖了一碗

香喷喷的鸡肉，送到房间来给我吃，让

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连忙推脱说：“这只

鸡应该是给‘爸爸妈妈’吃，补补身体。”

“岳母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岳母

见女婿，没话找话说。”这两则生动的谚

语，用在岳母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岳母对我和妻子一直十分关心。

刚结婚那几年，我在离家50多公里的

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家有六七亩责任

田，家务和农活基本落在妻子的肩

上。妻子在家，忙里又忙外。岳母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一到播种、插秧、

打谷的农忙季节，岳母就带领妻子的

弟妹来我家帮忙。

有一年8月底，开学在即，我要提

前去学校报到，但还有两亩稻谷没有收

割。那是农村最忙的季节，即使有钱也

难以请到帮工，我和妻子急得团团转。

无可奈何之际，妻子回娘家求援。岳母

二话不说，先把自家田里的稻谷撂下，

把弟妹全部派到我家打谷。大家齐心

协力，经过一天辛苦劳动，终于把两亩

稻谷收割回家。

“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南下广州

打工。岳父岳母非常支持，爽快挑起

带外孙的重担。岳母在家给孩子洗

衣、做饭，任劳任怨，让我们安心工作。

妻子多次对我说，岳母知道我喜欢

看书写作，还能够弄点稿费，补贴家用，

就经常劝妻子下班后要多做点家务，让

我好好休息，多点时间和精力看书写文

章。爱我胜似爱亲生女，也胜似我的亲

生母亲，这样的岳母举世罕见，让我感

激涕零！我想，夫妻只有相互支持、相

互鼓励、共同奋斗，才能打造出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

百善孝为先。我认为，子欲孝，要

趁早。每逢过年过节、岳父岳母生日，

我们都寄钱回家，或买礼物送给两位老

人。10多年来，我家每年的农田补贴

都拿给岳母，做生活开支。每个周末，

我们都要打电话回去，汇报工作，询问

家乡的变化以及老人生活、身体状况，

并告诉岳母：“我们在外一切顺利，请保

重身体，不要牵挂。”

每年春节，我们尽可能回家过年，

也是为了多看看她老人家，陪她多说说

话，聊聊外面的精彩世界。

也许是岳母身材微胖，缺少锻炼，

加上爱吃甜食，60多岁后就得了骨质

增生、高血压和糖尿病，在病魔折磨下，

身体每况愈下，一年比一年差。平时去

岳母家，经常看到她的额头或脖子上，

贴着一块两三寸宽的白膏布。

2019年，75岁的岳母病入膏肓。

因为岳父已在3年前去世，岳母生活越

来越孤单。岳父岳母培养了二儿四女，

其中三个在家劳动，三个在外打工。虽

然大家都很辛苦，但到了晚上，几个儿

女依旧轮流照顾。妻子也几次请假，千

里迢迢回到老家照料岳母。这年农历

腊月初九，岳母经不住病痛反复摧残，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温暖的世界。

接到噩耗，我们立即请假，在手机上买

好车票，风尘仆仆，连夜坐上高铁往家

奔赴。快到家门口时，想起慈祥的岳母

对我们几十年的关爱，泪水止不住在眼

眶里打转。

岳母的棺材早已摆放在妻弟的堂

屋里。我一踏进门口，撂下行李箱，就

扑上前，看着躺在棺材里安详的岳母，

禁不住嚎啕大哭，泪水奔涌而出。男儿

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此刻，

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如今，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不在

了，兄弟姐妹成了亲戚，回到家乡成了

客人，再也没有“妈妈”可喊了，再也没

有“妈妈”热情相迎了，再也听不到“妈

妈”亲切地叫唤我的名字了。想到这，

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我想，如果下辈子还能遇到这样一

个胜似亲母的岳母，该多么幸福。

初夏绿丝绒的寂静

春天匆匆小跑进夏天，

到处是流水欢快明亮的身影。

油菜花静静结籽，像一群怀胎的妇人

相互依偎。

一片麦子举着高高低低的手。

风吹绿野，

有时它趴着一动不动，绿丝绒的寂静。

几只白鹭，碧空下像飞在一幅画中。

几个农人安静地侍弄庄稼，

覆盆子躲在带刺的叶丛。

我和小狗东财漫步的沙沙声

加深了乡村五月一个上午的寂静。

蓦然抬头，小小村庄露出一只角。

母亲在等我回家。

穿过微雨春野

带母亲从城里回乡下

雨像一个小孩时断时续哭泣着

她说想把停在舟山汽车站的小电驴骑回去

路途不远，十分钟就够

眼看春雨稍歇，我把母亲放了下来

在满目春山里慢慢开着

雨又淋湿了前窗和眼睛

母亲不再是可以在贫穷的雨中

奔跑欢笑的少女

终于见她归来

戴着头盔，像老年穆桂英

穿过微雨的春野

几个月亮

看了一晚的月亮，天上的和朋友圈的。

最好的是家里的几个月亮——

母亲，丈母娘，妻子和女儿。

她们的爱不虚妄，我愿她们平安美满。

我的爱有时很大，有时很小，

都在她们身旁。

母亲节

大清早母亲就打来电话

说今年的马铃薯太漂亮

她舍不得卖

一定要让我送给亲朋好友

它们刚从地里回到家中

依偎在墙脚

光光身子还粘着泥

像穿黄衣裳的鹅蛋

母亲一一把它们分装入袋

看到它们的朋友们

张大的嘴

也像一个个马铃薯

我把夸奖转述给母亲

她笑了

比城里收到花束的年轻母亲们更欢欣

她并不晓得今天是母亲节

在我心里天天都是母亲节

不是我们不爱母亲

是母亲更爱我们

写给母亲的诗
（四首）

□陈星光


